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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非线性叙事下的影视拍摄探究 
张梦希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武汉市  430074） 

摘要：作为光影和空间艺术的影视作品而言，区别于故事作品的单纯文字叙述，影视拍摄技艺同样是叙事制作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导演程耳的作品《无名》作为一部非线性叙事的典型，在其影视拍摄技艺上同样拥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在其通过图像化符码
的建构，场景空间的组建以及光影人物塑造中，将整片故事串联，完成了时间上的压缩与释放，空间上的弥合与建构，最终使用人
物塑造串联起了多重叙事的框架，使得影片展现出了多层次的文化衍义和丰厚的视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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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故事情节提供行动，人物则通过行动得以呈现。人

物只以结构精当的情节意义积累的形式存在。”[1]随着好莱坞等

商业电影的兴起，相对固定的三段式叙事结构，即“发展-高潮

-结局”在谍战片中被屡屡使用。张艺谋在拍摄《悬崖之上》时

就曾表示，谍战片“首先是以情节取胜，在情节取胜的基础之

上，人物点到为止”。然而电影是时间空间的艺术，海量的信息

会通过画面呈现给受众，场景、灯光、音乐、人物动作、背景、

节奏、剪辑、对白，并非单一的情节和悬念的从属品。过分追

求线性叙事给观众带来的叙事快感的同时，对于影视这一时空

的艺术价值在被不断地挤压失真，以至观众本身也会开始浮躁、

单一。而“《无名》在谍战类型片悬念感极强的叙事框架下，突

破线性叙事，通过导演称之为“凝视”的方式，试图将观众的

注意力引入对作为故事核心的人物和电影本质的视觉形式等多

维度的张力上，并以此触发观众的情感和思考。”[2]本文便是试

图探讨，在多重叙事框架的《无名》中，是如何通过影视拍摄

的视觉形式将剧情呈现？又是如何通过代表性的物象对比引发

观众的思考？这样的拍摄手法有何用意。 

一、二元性建构：意象的压缩 
“任何单一事物都是单纯的，事物只有存在与之相对的另

一面，这一事物本身才有了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在电影《无

名》中非线性叙事的结构，导致了画面镜头的断裂和琐碎，相

同场景，相同意象，会在电影的不同时间线内反复呈现。这样

跳跃式的呈现，让镜头画面拥有了相对性的解读，不同时间线

内相同的场景、意象，将会因前后语境的变化，被赋予不同的

含义。同时，在同一时间线内重复物象的不同表现，和不同时

间线内相同物象的不同表现，都造就了二元性的构建，这样的

对比和建构贯穿《无名》电影始终，这样的镜头处理方式也辅

助电影本身，完成情节的压缩和凝练，本应在线性叙事中阐述

说明的内容，被通过二元性的影像建构，融入到了每一处场景

与镜头当中。 

在温别尔托·艾柯在《电影符码分节》一书中将电影里各

类符码分为了十类，其中图像化符码便是将图像符码的所指提

高为能指，以进入内涵意指的作用。[3]这是一种视觉符号的压缩，

也是意象建构的基础。在电影中第一处大轰炸现场出现，即

1938 年 9 月广州沦陷前期的场景中，日军轰炸机上一只名为罗

斯福的秋田犬，带着飞行眼镜出现在画面中，而在同一时空下，

镜头切换至被轰炸的广州，一只长毛犬狼狈的在被炸毁的废墟

上喘息。这便是同一场景中，同一物象的一种不同表现形式。

在这里图像符码是画面中出现的犬只、所处的环境和精神状态，

而再一次的能指化，则是将其具象为两个国家不同处境下的不

同现状，最后进入到内涵意指为，在当时背景下日寇侵略中华

时两国人民的状态，以及一方洋洋自得，一方残喘偷生。鲜明

的对比造就了图像化符码的二元性建构，也将其意指进一步的

深化阐释，进而减少了影片中对于大环境中小人物故事画面的

累述，用二元性建构完成了情节叙事的压缩。 

在不同时间线上，相同意象的展现，同样也带来了这样的

凝练和压缩效果，在 1941 年的上海，狗这一图像化符码再次出

现，它们被束缚在笼中疯狂吠叫和撕咬。而这里对比之前时间

线上，同处于中华大地上的长毛犬，此时出现的狼狗，展现出

嗜血凶残的一面，这里图像符码再一次进入内涵意指性建构，

暗示了在这里为日本军国主义工作的汉奸走狗，如同这些关押

在牢笼中的恶狗，撕咬着目标，彰显自身权势。通过暗示性的

镜头和图像化符码建构，将汉奸们助纣为虐的不齿行径压缩于

这一对比性建构当中。 

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醉虾，以及叶先生出场后和其同伴口

中所提到的“排骨”之争也是图像符码内涵意指化的二元性建

构过程，在差异化的对比当中将本应在线性叙事阐述解读的情

节，进行跳跃和重构，并不因非线性叙事的凌乱和琐碎，导致

故事因此失真。还因图像化符码的“凝视”和展现，让影片本

身充满暗喻，观众在追随导演的镜头逐一审视这些图像化符码

时，因其所指与能指的转化，及意象化的提炼，导致其符号化

的解读，会随观众自身认知的差异，而带来多重深层的理解，

进一步为电影本身的价值阐述增加深度和可挖掘性。 

二、多重化组建：场景的弥合 
《无名》中除了意象的二元建构进行情节压缩外，在非线

性叙事的框架下，还有许多元素充斥在影片当中，破碎的时间

线索，导致多重元素的重复，从服饰物象，到场景空间，以及

最后的镜头叙事，这些重复的镜头在非线性叙事的框架下即起

到互文暗示的效果，又对人物内心层次的塑造和情节发展有着

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单纯的重复并不能构建一部完整的作品，

如何将其串联统一，如何使用重复这一手段达到最终想要呈现

的叙事效果，是程耳在电影中的暗线和重点。 

电影中空间的塑造同样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影视表达中，一般分为物理空间、

社会空间、心理空间三个层面，物理空间是影视制作中的基础，

它们往往承载着展示和烘托的作用，事件在此发生，人物来往

其间。“叙事必然有一个按照一定的意图排列起来的序列，如时

间的序列、空间的序列、心理的序列、以实现情节的整体统一

性。”[4]而对于《无名》来说，物理性的空间，则是串联叙事和

多重化元素的暗线，是不可缺少的叙事环节。 

在电影的中段，日军在残杀老百姓后被杀死，场景再次回

溯至开头的餐厅当中，将叶先生和其同伴要执行的任务和之后

突兀响起的电话铃声串联了起来。同样的手法在开头何先生出

现张先生的公寓当中也一样使用到了，未交待缘由的叛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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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身份的模糊，造就时间错叠形成的悬疑。这也是《无名》这

部电影最大的特色，它本身的非线性叙事并不过分复杂，运用

着闪回、断裂、省略等不完整叙事，营造独有的情节张力。但

同时又通过重复场景的反复出现，串联起故事线索的推进，弥

合叙事中错乱交叠的部分，因此在场景的选择和塑造上，便有

了较为清晰的脉络。 

“好电影的空间营造应从整体上把握环境的气氛和氛围，

选择典型的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形象元素来建构一个具有整体感

的空间架构。”[5]在《无名》中反复出现并被塑造的场景之一便

是开头叶先生与其同伴吃饭的茶餐厅，这一餐厅实际上为叶先

生的同伴家中所开，他们在此吃饭闲聊，作为物理场景这是一

处普通的日常环境，带有商业性和交际性，在整体的场景氛围

上显得较为阴暗，以浅绿色调为主，布景中充斥着年代感的装

饰，还有市井气息的食品点缀。在这里叶先生及其同伴发生了

“排骨”之争，同样也完成了其同伴心理背叛上的挣扎和思考，

到最后叶先生完成任务，再次出现在餐厅中，听到小女孩的诉

说。这一作为营生带有明显小民生活气息的场景，完成了生活

在此背景下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的转化。叶先生毅然背负大义

走上民族之道，而作为其同伴最终堕入自我毁灭的深渊。 

同样起到相同作用的另一处场景为张先生和陈小姐的公

寓，电影的开头何先生出现在张先生的公寓当中，倾听了对方

的叛变，最终将人杀害。在这之后时间线闪回至前期，陈小姐

和张先生在这一公寓中进行情报的传递。这一场景的塑造同样

昏暗而狭窄，在之后叶先生与何主任的打动中也展现出其多层，

逼仄的结构，而生活在其中的人物，同样也出现了不同的转向，

营造出了最终戏剧性的对比和冲突。 

“电影的叙事空间是故事时间的载体，是电影表现故事的

存在形式。”[6]如果说意象是非线性叙事中情节的凝练和压缩，

那《无名》中的空间则是将这些乱线串联起来的背景，也是达

成多重化组建的关键，人物行走于这些空间之下，被空间塑造，

同样也反向影响着空间。《无名》的非线性叙事，便是依靠着对

于时间的错叠，在相同空间下的延展，完成的多重元素的组建。 

三、核心串联：光影的塑造 
“故事就像是象棋游戏，棋盘上的每一个棋子都有着特定

的功能。”[7]每一个故事都缺少不了人物，人物行走在棋盘当中，

构建着属于自己的情节。在《无名》当中人物的成长与塑造是

串联整个故事发展的核心，在非线性叙事的框架下，人物在不

同时间段的状态展现，巧妙的构建出了人物成长的弧光，为整

部影片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质感，也同样配合着非线性叙事的跳

跃性，增添了影片的悬疑色彩。而如何使用拍摄技巧塑造人物

特点，配合情节叙事则是影视拍摄的关键，也是影片必不可少

的一个部分。 

“电影摄影是光的艺术，它不同于客观表现现实状态的纪

录片摄影或新闻摄影，而更多地体现在对光线的掌握和对光效

的营造上，也就是说摄影师通常需要对摄影对象进行人为加减

光线的处理，以达到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8]电影场景中光影

的变幻，往往会由自然因素、风格因素、心理因素等多种条件

合力构成。一部成功影片的完成少不了使用光影对电影人物、

场景和情节的推动和塑造。 

“不同类型的影片需要不同风格的表现形式，摄影正是这

种表现形式的重要环节。”[9]《无名》作为谍战情报类影片，在

摄影风格上没有如同欧美谍战大片一样，追求新颖动态的捕捉，

亦或是刺激绚丽的大场景变幻。也没有如同常规在此背景下的

谍战片，营造压抑紧张甚至恐怖的视觉氛围。更多的是一种含

蓄的暗示，一种稳定美感的追求。 

在影片的开头，便是何主任坐在一面巨大的格子窗面前低

头沉思，中景对称构图，逆光布景，将人物的表情隐匿于阴影

之中，从逆光的剪影中造成强烈的层次感和反差，以及一种视

觉聚焦的稳定感。整体色调昏暗，对比强烈，营造出神秘和低

沉的氛围，为后续何主任这位人物的身份，和人物弧光层次感

塑造打下基础。 

在后续主要角色陈小姐和叶先生的出场场景塑造中，都延

续了这一技巧的使用。陈小姐在茶餐厅内接收到陌生人的点单，

为室内环境光，视觉中心位于右下侧，光线将人物塑造的柔和

富有美感，色调中灰，饱和度却很高，让画面在怀旧的氛围感

中透出一丝厚重的精致。 

 叶先生的出场位于阴暗的盥洗室中，主光源为人物右前侧

的壁灯，环境光线昏暗暧昧，画面色调暗沉，氛围较为压抑，

在这样的光影下，环境细节被隐匿，人物面部表情模糊，主要

情绪的表现只能通过其肢体语言来进行展示。在后续的人物发

展中，何主任和叶先生作为潜伏进入日寇内部的情报人员，都

背负着多重身份，在出场光影的塑造上都显现出了其沉重和晦

涩的氛围，而陈小姐作为党内的情报联络人员，一直坚持着自

我的本心，奋斗在最前线，在光影的塑造中透出一种明亮温馨

的积极感。 

 光影的基调在片头便已经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奠定了人物

命运的背景，随着故事的推进，场景的重复弥合，光影未变，

但对于观众而言，却在心理层面上愈加丰富，犹如一开始便封

装好的成品，在不断地拆解和诉说中，展露出自身的本质。如

果说非线性叙事中，物象的构建是情节的凝练和压缩，场景的

重复是对时空跳跃的弥合和组建，那么光影塑造的人物则是故

事的核心串联，三重手法的使用和结合，最终建构出了《无名》

这一部影片深沉而丰厚的内核。 

结语 
《无名》作为一部传统的谍战影片，整体的故事情节并不

复杂，但在其叙事手法结合影片的拍摄手法后，展现出了深厚

的艺术性和时空塑造的丰富性。作为时空艺术的影视作品来说，

影视拍摄手法同样是其本身内涵的一部分。配合非线性叙事的

跳跃与破碎性，《无名》中巧妙的建构了各种图像化符码，通过

凝练和压缩，在不动声色间完成情节的释放和阐述，配合多重

元素组建的场景设计，及极具美感的镜头设计，弥合时间跳跃

带来的断裂和疑惑，最后光影的塑造与人物成长间的层层建构，

达成了对观众思维方式、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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